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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音的画

我有三个弟弟，若论天分，大
弟慧音显得高些。譬如玩乐器，我
们几个都玩过，但无一玩成，唯独
慧音能吹箫吹口琴拉二胡， 虽则
都不专业， 但逢年过节吹出的拉
出的小调，更有一番野趣。

在走过的生活道路上， 他比
大家坎坷。 上世纪六十年代响应
号召上山下乡， 属于最老的一批
知青，自然是什么苦都吃过的了，
随便回忆几件小事都足以令人伤
心。 记得他度过屈原农场江永农
场漫长的岁月后转到湘潭马家堰
知青点，一天晚上，他突然来到长
沙出现在我住房的门口， 两只手
血糊糊的，他说被机器撞了，湘潭
治不了到长沙来治。 湘潭到长沙
坐车要一个半小时， 一路上他该
是多么的痛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他
早已成家，工作称心，生活安定，
在不愁中过日子我还是劝他做点
事，我对他说你知青生活丰富，可
以写出来， 他听了似乎也有些动
心。 可是过了些日子我们再见面

时，我惊呆了，我面前摆了十来张
他画的画， 小斗方， 绘在生宣纸
上，表现知青生活，手法全是自己
的， 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刻划精细
入微， 稻田流水树木山石房舍无
不传情。我真的惊呆了！我真的高
兴了！ 我真的觉得他那一段漫长
的生活没有白过， 现在是有了好
报了！ 他说他白天做保管员的工
作， 下班后在自己房中布置的画
室里打开收录机，铺上宣纸，眼一
闭便进入绘画状态， 过去了的事
如此牵肠挂肚催人泪下的显现出
来， 一笔笔一张张的画下去并不
费力。

我迁居广州一年多了， 我与
慧音时常通信， 他每信必夹新作
让我点评， 我一边给他回信一边
想，我看过许多表现知青的画，但
我还没有看到过像他画得这么动
真情这么感人的。 我希望他坚持
画下去，以一颗诚挚的善良的心，
还要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说他
正是这样想的， 我说他会有成功
的那一天。 ■杨福音

旅游去

安化是湖南中部的一个
小城，像其他带“化”字的地
方如迪化、善化、怀化、新化
一样，并不以历史悠久著称，
也不像安源、安阳、安庆那样
有名， 虽然它的身影在毛泽
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里出现过三次。但，安
化还是值得一去， 最好在春
天。

从长沙出发，经益阳，越
桃江，过敷溪，就进入了安化
地界。 路在长满毛竹茶树的
山间穿行，一不留神，一片宽
阔的河面不知何时已经奔涌
到眼前，安化近了。

这是资江， 冲过雪峰山
的重重阻隔浩荡而来， 挟着
一路汇河纳溪的勇猛劲气滔
滔而至，江往东行，人向西走，
愈加觉得急湍， 仿佛天地都
被资江冲撞得更加开阔了。

对面江边有一石塔，标
志着陶澍故园所在。 陶澍是
左宗棠的亲家， 胡林翼的岳
父，曾任两江总督，他的私邸
和陵墓都在资江边。 但要过
去，要靠轮渡。这段没有桥，
正好领略坐船的滋味。 走下
渡口，抬头望，江岸高山巍然
耸峙，有逼人之态，资江却不
以为意， 翻着白浪打着漩涡
悠然远走， 似乎特意为了让
你看清它的底色， 放慢了步
子。 或许只是因为渡口总选
在水流不急之处吧。

江右的路更窄， 山显出
森严壁立的模样， 前方有吊
脚木楼依山水之势而建，唐
家观古街到了。青瓦邃户，青
石小道， 小姑娘坐在门槛上
不紧不慢地剥着笋子。 资江
不像沱江那样涓浅， 能够涉
水而过， 这里还没有什么游
人，没有凤凰城的热闹。再往
西走，就到了安化县城。

这条到安化的路， 人称
“百里画廊”。可我觉得，从娄
底市新化县的大熊山由南往
北经江南镇到安化县城，沿
途美景更有风味。

只见山高林密， 阳光从
树叶的间隙钻出， 树枝从山
上垂下， 驱车疾行有穿林打
叶之声， 好像在通过一条用
树枝编织的隧道。 路边即是
峡谷，清泉流于石上，时宽时
狭，时浅时深，时而淙淙流淌，
时而汩汩倾泻， 随山势迂回
曲折，与公路迤逦伴行，和花
草互相映照，变幻碧绿、宝蓝、
青灰、鹅黄的颜色，掬水细瞧，
又清澈透亮，澄明无垢，当地
人会告诉你这是思贤溪，还
可看到同名“思贤”的风雨桥。
这里让人想起贵州的小七孔
景区。

这边上就是“万里茶道”
的起点， 几百年以前安化的
茶叶就是从这里通过马帮、
驿铺运往莫斯科。 现在经过
那里，在蛙声犬吠之中，好像
还可以隐约听见骏马嘶鸣，
马铃叮当。 ■甘正气

安化行

忆往事

我的童年在长沙开福寺旁
边的长沙茶厂职工宿舍长大，
在紧挨开福寺的新河完小读的
小学，那时开福寺在“破四旧立
四新”的口号下变成一片瓦砾，
荒草萋萋， 数百年的古寺仅残
存下光秃秃的牌门洞、 孤伶伶
的大雄宝殿和后面几座残破的
庙宇， 从住持到尼姑遣散的遣
散，还俗的还俗。

开福寺靠西边的道场大坪
变成了一个木材堆码转运场，靠
南边的放生池成了鱼塘，放生桥
也仅存几块麻石板变成了行人
借道的便桥，因花岗岩的栏杆缺
失，常有玩耍的小孩跌落……

新河小学和残败的开福寺
仅一墙之隔， 我们经常钻墙洞
潜入木材堆码场玩耍、捉蟋蟀、
斗霸王草，在木材堆下面的“迷
宫”玩工兵捉强盗游戏；暑假去
漂满青萍的池塘游泳、抓青蛙、
捉泥鳅， 用线坨子的棉线钓鱼
钓小龙虾， 那可以说是我最快
乐的孩提时代！

那时的开福寺随处可见菩

萨、罗汉们的泥塑残胎、头颈、
四肢，小伙伴们竟然脑洞大开，
经常将这些残肢拼接起来，然
后用砖块站在几米开外瞄准将
它们击垮，有点像今天“愤怒的
小鸟”游戏。

当时看管开福寺木材场的
大伯我们叫他“气泡坨”，是新
河伞厂派驻开福寺一个“犯错
误”的人，犯的啥错误不知道;因
额头长一乒乓球大小的肿囊得
名。 他是小伙伴们的死对头，我
们常与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次一个叫“光帝鳖”的小伙伴
与他发生冲突，用弹弓瞄准他额
头上那个“球”一个点射，结果
“气泡”没射中，把人家耳朵削去
一个缺口，为此“光帝鳖”家长还
赔了人家15元钱医疗费。

时光荏苒如白马过隙，如
今开福寺已基本恢复清朝光绪
期的建制规模，成为香火旺盛、
游客云集的佛门圣地和旅游景
点，地铁站口直达福地，此乃三
湘一幸事也。

■黄德强

儿时记忆中的开福寺

长沙策

一项来自《新英格兰医学
期刊》，号称是史无前例的调查
结果出炉：“肥胖， 像是一种传
染病， 会在亲友之间流传！”主
持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医学院
医疗社会学教授克里斯塔基斯
说明，这种“社会传染病”并非
由病毒或病菌引起，而是“当周
遭的亲友开始发胖， 自己对体
态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 觉得
胖一点也无妨。”于是，就渐渐
松懈了该节制饮食的警觉。

其实，这项研究调查只不过
是找到比较独特的角度，从“社
交”的观点来看肥胖问题，而这正
是常被现代人忽略的肥胖原因。

根据我的观察， 身边的很
多男性朋友年过35岁就开始发
胖，从“社交”层面看，这些正值
壮年时期的男人， 不论加班吃
快餐、或私下聚会时，都难免吃
到油腻或容易发胖的食物，最

明显的是经常需要参加应酬的
业务主管， 他们因为工作的关
系，几乎每天都要吃大餐，若不
避免应酬或刻意节制， 发胖的
机会的确很高。

如果，“社交” 的确是发胖
的原因之一， 有没有可能借由
“社交”减肥呢？我做了个小型
的调查，结果遗憾的是：没有！
即使是刻意节食不吃不喝的瘦
身典范， 也很难成为周遭亲友
“见贤思齐”的学习模仿对象。

我的好友开玩笑说：“堕
落， 比较容易； 努力， 相对困
难！”已经发胖的人，看到瘦子，
也许只会有片刻怀念起往日时
光，却不会激起减肥的斗志，让
自己跟他一样。

从社交的角度来看：变胖，
是享乐；减重，是修行。胖瘦之
间，别忘了真正重要的是健康。

■俞益萍

肥胖是种传染病？

宋宝元年间， 在洛阳城里有
一位年轻人， 他特别喜欢玉石雕
刻，可让他失落的是，师傅择了几
个，练习的石头用去一堆，手上的
茧结了一层又一层， 他的雕刻技
巧却总是平平，雕刻出来的作品，
不是呆板，缺少灵气，就是线条粗
糙，不够精巧。

终于有一天， 他听说洛阳城
里来了一位闻名遐迩的雕刻大
师，顿时喜不自禁，连忙收拾东西
去拜师。

听了年轻人的诉说， 雕刻大
师问年轻人， 平时你练习雕刻可
都是用石头？“当然是石头！”年轻
人说，“既然不是正式雕刻作品，
为了减少钱财消耗，我就用石头，
只有正式雕刻作品的时候， 我才
舍得用玉！”“那从今天起，你练习

也用玉试试！”大师说。对于雕刻
大师的建议，年轻人很是不解。

看年轻人疑惑， 雕刻大师笑
了笑说：“依你所说， 你已经掌握
了雕刻技巧，并不是初学者，如此
来看，雕刻不出满意的作品，并不
是技巧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用石
头作练习材料，固然便宜，可也正
因为它便宜，你每下一刀，便少了
一分谨慎的考量。 用玉作雕刻材
料， 虽然贵许多， 可是也正因为
贵，你下刀之前，都会冥思苦想，
做到最好。这两种练习材料，哪种
会使你精进呢？”

其实， 有些事我们做得不够
好，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奋，也不
是不够执着， 而是我们忽略了那
是一份一丝不苟的态度。

■李晓燕

讲故事

奢侈的练习

王安石变法的事太大，不
说也罢。 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
王安石有多古怪，多有趣。王安
石推崇极简生活， 重视精神层
面的追求而淡化物质上的享
受。 在生活中还有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为人不修边幅，非常邋
遢，很不讲究个人卫生。《宋史》
载王安石衣服和脸脏了从来不
洗，自称这是节俭。沈括在《梦
溪笔谈》中也爆料了一则趣闻，
说王安石的脸很黑， 仆人担心
老王有病， 就擅自请了一个医

生来看病， 医生把老王的脸反
复看了好几遍， 又试着摸了摸
老王黝黑的脸， 说了一句让吃
瓜群众笑死不偿命的话， 王大
人脸黑不是有病， 那都是长年
不洗脸积攒下来的污泥。

■老蔡的菜园子

惊呆了

非常道

邋遢宰相王安石

杨慧音 作


